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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亚曾先生与峨眉山玄武岩

———纪念首位以身殉职的中国地质学家

□ 林尔凌

广泛分布于扬子克拉通西

缘云贵川三省，雄踞“天府之国”

成都平原以南，“离天三尺三”的

二叠纪峨眉山玄武岩不仅是现

今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大火成岩

省（ＬａｒｇｅＩｇｎｅｏｕ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简称
为 ＬＩＰｓ）核心组成部分，而且因
其秀丽的风光、悠长的文化历史

而获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美

名，又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

一，素有 “仙山佛国”、“地质博

物馆”之美誉。

峨眉山玄武岩（徐义刚提供照片）

“饮水思源”，当中国地质、

地球化学工作者历经近数十年

不懈努力，将仅仅作为地质填图

的二叠纪火山岩及旅游胜地的

峨眉山玄武岩推向了世界，成为

中国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与地

幔柱有关的大火成岩省及地球

科学研究热点之时，我们怎能不

想起一个世纪之前，在中国这块

现代地质学的处女地上，作为垦

荒者的我国前辈地质学家们呕

心沥血的历史贡献。其中，尤其

赵亚曾先生（１８９９—１９２９）

是中国地质学史上第一位以身

殉职的赵亚曾先生的事迹，不仅

值得我们后人永志怀念，更是值

得我们沉思和深悟。

１９２９年，刚过而
立之年并已在短短 ５
年工作中因杰出表

现而深获中国第一

代地质学家丁文江、

翁文灏赞赏和看重

的赵亚曾，与黄汲清

一起参加了当时由

农矿部地质调查所

组织的西南地质大

调查课题。他们自

北平出发，经西安，翻秦岭而入

四川，沿途取得了丰富的地质资

料和许多新认识。当年 ６月间，
他利用黄汲清因家事离开成都

的间隙，前往尚属地质学空白之

地的峨眉山踏勘，花了 ５天时间
攀登并进行地质调查，完成了一

幅地质图和一幅地层剖面图，并

发现和采集了相关的地层化石。

据此，他不仅将峨眉山地层划分

为震旦系、寒武系、二叠系、二叠

系玄武岩、以及三叠系、侏罗系

等层位，而且确立了峨眉山的地

质构造框架。其中，最重要的是

他发现、划分和命名了峨眉山的

二叠纪玄武岩，即峨眉山玄武岩。

相关成果即在当年的《中国地质

学会志》第 ８卷发表。同期他又
去了汶川、茂县及彭县白水河铜

矿区等地考察。这些地质矿产调

查成果即使从今天的角度来评价

亦应归之为上乘之作。以后的区

域地质调查证明，１９２９年就被赵
亚曾先生命名的这个“峨眉山玄

武岩”出露在云、贵、川广大地

区，在四川盆地的油气钻探中也

多处遇到，最东到达县、华蓥山一

带。川西盐源、理县、丽江、米易

和 东 川 等 地 的 厚 度 都 超 过

３０００ｍ，玄武岩岩被估计覆盖面
积近 ２５～５０万 ｋｍ２，足可以列入
全球大火成岩省名册之中。

８６年前 １１月间的祖国西南
大地上，正在进行西南地质大调

查的赵亚曾与黄汲清行进至四川

宜宾时，商量应提高工作效率，以

用有限的人力完成尚属地质学空

白地区云南贵州的调查。从而决

定 ２人分路进行工作。黄汲清由
宜宾东南行，经云南镇雄而入黔

西北。赵亚曾则与一年轻助手由

宜宾南行，１１月 １５日经老鸦滩
到云南昭通。就在距昭通县城

２５里的闸心场佛德盛栈“遇匪被
害”，即赵亚曾惨遭土匪杀害。

后人在论及这一被称之为“学术

史事件”的赵亚曾之死时对其给

予极高评价。其中，赵亚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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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同班同学，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所创所所长杨钟健强调其乃

“殉学而死，殉化石标本而死”，

也就是说，赵亚曾是为了保护化

石标本而献身的。我们可以想

象一下当年赵亚曾先生被害的

场景应是何等壮烈和惨烈啊！

一位身处事业鼎盛时期的青年

地质学家，为了保护地质调查的

成果———资料和化石标本竟献

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这是

发生在已获北伐胜利而“一统江

山”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历

史悲剧。诚如时任实业部地质

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所言：“呜

呼，外国学者探险南北极以及其

他野蛮之邦因而丧生者有之矣，

今赵君乃行于川滇之间，有中央

之护照，有省政府之通令保护，

而无知匪徒竟无所忌惮肆虐至

此，环境如斯，夫复何言？”。

赵亚曾先生乃河北蠡县人

氏，生于 １８９９年，１９１７年高中毕
业后即入北大理科预科，１９１９年
入北京大学地质系本科学习。

１９２０年在校即参加筹组北京大
学地质学研究会，为首批会员之

一。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
质系，因学业优异留任古生物学

助教，并兼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调

查员。１９２４～１９２８年间先后与田
奇隽、谢家荣、刘季辰、侯德封、

李春昱等一起调查冀、豫、鄂、

粤、浙西等地和东北南部地质矿

产及煤田，并与李四光联名发表

重要地层学论著《华北古生代含

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及其个人

的古生物学代表作《中国长身贝

科化石·上卷》等重要著作。短

短 ５年之内，他足迹遍于大半个
中国，作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

区域地质、矿产地质、地层学、古

生物学、大地构造学等方面均有

显著建树。他非凡的才华和卓

越的成就，受到国内外地质界之

一致推崇。他于 １９２８年升任农
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兼古生物

学研究室主任，同年获得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一等科学

研究奖励金。丁文江为此专门

在北京的一次茶会上将赵亚曾

介绍给胡适，并曰：“他是北京大

学出来的地质学的天才，今年得

地质学奖金的！”。１９２９年 ２月，
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６届年会上，
他当选为学会评议员（理事）。

同年，在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大

会上，他当选为首届评议员（理

事），年仅三十岁矣。

相比于当时恶劣的社会生

态，赵亚曾的英年早逝，引起包

括地质界在内的整个中国知识

界的极大震惊和反响。农矿部

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会、北

京大学地质系为他联合举行了

追悼会，并在北平西城兵马司胡

同地质调查所前院为他立了一

块大理石纪念碑。时任北京大

学地质学教授的美籍地质学家

葛利普专撰悼文《赵亚曾君行

述》：“今赵君死矣，科学界顿失

去一最诚恳最有望之同志，中国

丧失 其 一 未 来 之 领 导 者，吾

辈———其友若师———失去一益

友而少他山之助，而尤以中国之

损失为最大”（刊于《中国地质学

会志》第 ８卷）。１９３４年，在赵先
生遇害 ５周年之际，翁文灏专门
撰写题为《赵亚曾先生为学牺牲

五年纪念》的悼文（刊于《中国地

质学会志》第 １３卷第 ４期）：“赵
君在所 ６年，调查则出必争先，研
究则昼夜不倦，其进步之快，一

日千里，不特师长惊异，同辈叹

服，即欧美日本专门学者亦莫不

刮目相待，十分钦仰，见之科学

评论及通信推崇者，历历有据”，

“青年学者中造就如此之速而大

者，即在世界科学先进国中，亦

所罕觏”。确实，赵亚曾在其短

短不足 ６年的学术生涯中，给后
人留下了 １８种一百余万字的著
作，实令人赞叹。

树立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原农

商部地质调查所院内的赵亚曾先

生纪念碑（现为北京市西城区文物

保护单位）

而在赵亚曾遇难之后，丁文

江不但长哭当歌，而且“到处出

力为他的家属征募抚恤经费”，

甚至还“自己担负亚曾的儿子的

教育责任”，将赵亚曾之子赵松

岩接到家中歇夏，这也可见出当

时的知识领域之中传统古风的存

留，以及精英之间的惺惺相惜，不

仅是停留在纸面口头的“书生人

情”，而且也还有“铁肩担道义”

的铮铮风骨。与此同时，中国地

质界同仁为了表示对赵亚曾的深

情纪念及对赵氏遗属的关怀，特

募集捐款，其中小部分用作赵亚

曾的“子女教育基金”；而大多数

份额则由中国地质学会设立“纪

念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用

来“鼓励中国地质学者从事专门

研究，以贡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

学之进步”。该奖金自１９３２年至
１９４９年的 １８年中，每年颁奖一
次，获奖者共有 ２２人，其中包括
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与 ２０世纪后半叶中国地
质学栋梁之才的黄汲清、俞建章、

田奇隽、许杰、王曰伦、王钰、高振

３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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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张文佑、岳希新、程裕淇、叶

连俊、孙殿卿等人。从这一获奖

名单就可见，赵亚曾先生以其殉

职唤起和激励了中国又一代献

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的仁人志士。

赵亚曾遇害 ５年之后丁文江
又发表了《悼赵予仁》七律四首

（《中国地质学会志》第 １３卷第 ４
期），以寄托其哀思之情，现录

如下：

“三十书成已等身，赵生才

调更无伦。如何燕市千金骨，化

作天南万里尘。半载崎岖乡梦

远，百重烟瘴客魂新。夜郎一枕

伤心泪，仿佛西行见获麟。”

“京洛相逢百载期，相知每

恨相交迟。论文广舌万人敌，积

学虚心一字师。死别豹皮留我

手，生还马革裹君尸。更将乃父

千秋业，付予伊家三尺儿”。

“南蛮不识步行官，主仆萧

然溯急湍。大鹿溪头云漠漠，老

鸦滩上路漫漫。举觞贵筑言犹

在，喋血乌蒙骨已寒。凄绝保阳

家万里，倚门日望报平安。”

“嗟予转眼鬓毛斑，强学少

年向八蛮。老骥识途空自许，孤

鸿堕网竟难还！豺狼向昔滋荆

棘，性命于今等草菅。遥想闸心

场上路，春来花带血痕殷！”

翁文灏先生则在其后撰写

的《赵亚曾先生传》中，进一步阐

发了他对赵亚曾之死“学术性事

件”的反思和感想：“亚曾已矣，

步静安先生（王国维）之步履而

姗姗去矣！然而，中国现代学术

的艰难旅程，则正在开启之中。

历史的风尘仆仆，或许遮蔽了许

多原初的镜像，但继往开来的步

伐却永不会止歇。就这种走向

田野的学术路径而言，同是‘上

穷碧落下黄泉’，但其结果却自

不同：赵亚曾死，而费孝通生。

谭嗣同谓‘不有行者无以图将

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此语

揭示出程婴、杵臼和月照、西乡

各有其归所之意义，用之譬喻中

国现代学术的‘生死相望两苍

茫’或许也算合适。当我们回望

前辈学人在当初何等艰难困顿

环境中开辟的现代学术之路，即

便再难再苦，我们又怎么有理由

拒绝承继其“向真率行、缕缕不

绝”之精神？“

今天，时代的列车早已进入

２１世纪的高速信息化时代，我们
面临的社会、物质、文化和科技

等环境条件，与 ８６年前赵亚曾先
生所处时代，岂可同日而语。然

而面对今日国内学术界之种种

与学术渐行渐远的生态怪象，重

!

“赵亚曾之死”的“学术史事

件”，重
!

翁文灏先生对此之感

悟，“回望前辈学人在当初何等

艰难困顿环境中开辟的现代学

术之路，即便再难再苦，我们又

怎么有理由拒绝承继其‘向真率

行、缕缕不绝’之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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